
 

陽光燦爛的一天，任何一個人都會把這樣的日子歸類為好天氣。在這個國家，羅曼很

驚訝地看到這裡的居民總會在這樣的日子為自己撐一把傘或者穿上外套來躲避陽光，或者進

到超級市場裡吹免費的冷氣。 

要是在他的國家，大家多半會很開心的享受陽光吧。 

但說實在的，他不能否認在這樣的日子裡有冷氣吹是件好事，因為這裡的夏天實在是

太熱了。所以即便在他走進了被冷氣充斥著的煤糧薪不動產總部，他依舊不會覺得心情太差。 

繼第一次的委託之後，這是他第一次踏進這裡。他好奇這個不動產企業的名字是不是

跟裡面的員工有關，因為這裡的員工正帶著不懷好意的表情和裡面另外兩個人說話。 

羅曼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什麼人，但很顯然的，他們兩個是個性迥異的。他可以從兩人

對於煤糧薪員工所說的話而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中判斷出來。 

 

「嘿，建仁先生。你們在說什麼？」 

被叫做建仁的員工像是在路上撿到紅包一樣，又驚又喜的拉過這個剛走進來的外國人

，然後對另外兩個人說：「哈，瞧，我又幫你們找到一個隊友了。」 

「嗨。」發話的是頭髮染著蒼藍色的少年，有些慵懶的兩手插在外套上的口袋，他爽朗

的向被建仁拉過來的羅曼打了聲招呼。 

在打招呼的同時，少年瞧了瞧對方全身上下讓他感興趣的地方。 

是外國人，而且髮色很淡。叫做易斤的少年這麼想著。沒有這麼靠近過外國人呢。 

不過一想到剛剛毫無頭緒的被人拉到這裡，說實在的，非常不爽啊－－ 

但看到裡頭有位貌似跟他一樣的男子在這，心下有些了然。而建仁先生正要和他們講

解時，易斤看著這位外國人也剛好很衰的路過被抓進來。不禁有些憐憫的看著對方。 
 

「嘿，建仁先生說有一件有趣的委託，」時京望向出現在門口的金髮男子，對方的面孔

讓他想起畫室角落的石膏像，「一起來嗎？」沒有意識到自己話語的唐突，他富饒興味地來回

看著眼前的兩人。 

 

「噢、我……」外國人舉起手正打算拒絕，然而卻被粗魯地打斷。 

建仁身手迅速的塞給三個人各一個束口袋，是在夜市裡經常可以看見的，最廉價的那

種，然後張開雙臂像是要迎接家人回來一般，卻是把三個人都往店門口的方向推了出去。 

「看來大家都對這份委託很有興趣呢。那麼這些袋子裡是你們可能會用到的東西──公
司絕對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你們就趕快上路吧。我還有事要忙，再見。」 



 

說完，建仁蹲下來，鎖上了玻璃門，然後站在裡面一臉愉悅的向外面的三人揮手。 

 

「……」事情發生的太快，就這樣被推出去了。 

「那麼，我們就乖乖的去吧，哈哈……」易斤有些乾乾的看著身旁的兩位笑著。 

他拉開束口袋看著裡頭的東西，有手電筒、繩子、通訊器以及地圖。 

整個東西看起來就像是要做什麼奇怪的勾當…… 

 

「祥腰區素頌路一號……」時京接過少年手上的地圖端詳起來，突然想起有些事忘了說

，「我是時京，時間的時、東京的京，我們的目的地是一座廢棄醫院。」末句對著外國人說，他覺

得這麼說明便已足夠。 

 他想，那可是廢棄醫院，如此富有魅力的場所又有誰能抗拒呢？ 

 

「啊、那麼我是易斤，容易的易，斤兩的斤。」看到時京這麼自我介紹時，易斤才發覺忘

記說自己的名字了。 

廢棄醫院……聽起來就是有很多靈會在那遊蕩，想到這裡，易斤不禁有些毛了一下。

記得外公有告誡過別往一些廢棄的地方走，不過應該算還好吧？ 

即便時京與易斤兩人個別持著不同的想法，一個興致勃勃一個惶惶不安，但相同的是

他們都正想著這個關於廢棄醫院的委託。而相較於這兩個人，外國人顯然的一點都沒有進入

狀況。 

「一個十斤一個一斤啊？這是這裡流行的取暱稱方式嗎？是不是跟體重有關？我能不

能叫五金……」他嘴裡叨念著，想了一會才又說：「不能的話就喊我的本名吧，我叫羅曼。就是

你們中文說的羅曼史的那個羅曼。」 

「不不，你這麼說不就代表我很胖嗎？」時京伸出食指搖了搖，他該怎麼解釋韻母有

別？但隨即轉念一想這種事並不重要，ㄣㄥ不分的人多的是還不是活得很好，絕不是他覺得

說明很麻煩，他暗自點頭，「但既然你都這麼說了，就叫你五金吧。」不知道眼前的外國人知不

知道五金的意思。 

「五金？」易斤聽到羅曼這麼說著，忍不住笑出來。身旁的時京和自己的名字諧音的確

是很像重量單位，不過這位外國人說的話也太有趣了吧！ 

「那麼－－五金和十斤！」剛剛一些不安的感覺隨之消散，易斤有些興奮的舉起手喊

著。「那麼我們就出發吧！」 

羅曼跟著對方舉起手，卻不明所以。他剛剛根本沒有認真聽時京說話，又是三個人之

中最晚到總部去的一個，當然不會有辦法搞清楚他們現在要去做什麼。 



他依稀記得剛才似乎有人說要去什麼醫院，但確切要做什麼他卻不明白。抱持著只要

跟著走應該就不會有問題這樣的想法，羅曼雙手插在外套口袋裡，跟在易斤身後走。 

羅曼來到這邊沒有很久，既不識路也不熟環境。所以當他們在易斤的帶領下來到醫院

的時候，他很驚訝在這麼接近市區的地方竟然有這樣一間廢棄的醫院。 

 

「我覺得這裡應該沒有提供身體檢查的服務。所以我們來這裡幹嘛？」 

「醫院是拿來治病的，那廢棄醫院當然是拿來探險囉。」時京認真地講著毫無道理的話

，實際上他也沒有多清楚建仁給的委託詳細是什麼，但只要走一回應該就沒問題了，頂多給鬼

撞吧。 

他們一路走來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濃厚的橙與紫像極了油畫顏料，甜美清脆的畫刀

聲還殘留耳廓。這真是造訪廢棄醫院的美好時機，他想。 

「這麼快就晚上了啊？」易斤抬頭看向天空。「那我們就走進去吧！」 

在踏進去的那一刻，易斤由原本滿臉笑容的表情，瞬間轉為有些慘澹的樣子。感覺有

點壓迫啊…… 

不過晚上的關係，看不到前面的路，易斤拿出了袋內的手電筒準備開啟時－－手電筒

壞了，發出了一閃一閃的光。有些疑惑的不停重開，卻仍是方才的樣子，只好向身旁的兩人問

說：「你們的手電筒要不要看一下有沒有壞掉？」 

問的同時也拿出自己的手機想開裡面的手電筒功能，結果是莫名的關機狀態且開不起

來。 

「噢，一斤，你這樣可不行。想要用手機當作電筒可不實際啊，那很消耗電力的。」羅曼

看了不論是手機還是手電筒都失效的易斤，忍不住搖了搖頭，然後拿出了自己包裡的手電筒。

「你可能是運氣太差，拿到瑕疵品了。瞧，手電筒還是好用多了。」 

說著，他按了下手電筒的開關。然後它「滋滋」的響了兩聲之後又「啪」的一聲滅掉了。 

他嚴肅地看向另外兩人，「我錯了。我認為這不是運氣問題。是建仁先生的問題。」他一

臉認真的說。說真的，這個房地產公司會給他們爛東西可真是不讓人意外。 

時京聳聳肩，從包裡撈出自己的手電筒，推開開關後微小的光束亮了起來，「看來我們

只有一支能用囉。」確認沒問題後他遞給站在最前頭的易斤。 

「謝謝。」接過時京遞來的手電筒，易斤朝前方的路照射，雖然能看見的範圍其實並不

大。 

醫院的大廳十分空曠，走在地板上的腳步聲十分清晰，每走一步就會迴響在廳內。「感

覺就像是在玩試膽大會啊。」易斤開口，走在走廊上可以看到一些人盯著他看，那感覺實在是

不舒服。 

他們朝著醫院的深處走去。儘管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他的腳步卻未曾停下。剛開始，

每經過一間房，領頭的人就會拿著唯一的一支手電筒朝裡面晃兩下。然而在繞完了整整一層



樓之後，他就停止這個動作了。隊伍裡面沒有人對停止這個動作有任何意見，因為那都只是一

樣的病房。 

然而這相同的場景終於也有結束的時候。他們接著來到了這一層樓的中心，一個護理

站，不遠處就是通往另一個層樓的樓梯。而羅曼就是在這個時候叫停了走在前面的易斤。 

「嘿，領隊，你能幫我照一下那桌子底下嗎。」他指著護理站裡角落的一張桌子。 

「啊、好的。」易斤將手電筒朝羅曼指的地方照射光。「是有什麼東西嗎？」 

羅曼沒有回答，只是順著易斤照來的光線進了護理站，一下子鑽進桌子底下。 

站在護理站外面的兩人因為剛好站在視線死角的地方，所以沒有辦法看到來自外國的

隊友到底在桌子底下做什麼。不過聽起來他像是在桌子底下進行了一場戰鬥。 

東西落下的聲音、玻璃碎裂聲還有青年的驚呼聲全都混雜在一起，持續了大約十幾秒

之後完全停了下來。 

被留在護理站外的兩人對看了一眼，時京對著靜默下來的桌子下開口：「……五金你還

好嗎？」他腦海裡浮現對方跟鬼打架的畫面，並開始祈禱羅曼能凱旋而歸。 

「五金？」易斤也跟著出聲詢問，剛剛明明還有聲音的，這下怎麼全沒了……？ 

令人感到慶幸且心安，兩人的詢問並沒有落空。羅曼就像他鑽進桌底那樣又迅速地鑽

出。他手上抓著什麼，向著他的隊友們走出了護理站。 

「哈，看我找到了什麼。我們現在有制服了，也許可以組個戰隊。」 

羅曼手裡抓著垂軟的物體，他們疑惑地靠近看才明白羅曼所謂戰隊的意思，「真是幸

運。」時京低語，是護士服，三套裝在塑膠套裡、保存良好的護士服。 

 「護士服？」易斤挑眉看著羅曼手上拿的護士服。「這是要穿上去的意思嗎？組一個戰

隊？」對於對方的話有些感到好笑。 

「不好嗎？」羅曼看了看手裡的衣服。「我們可以先帶著，說不定等會用得上。而這個呢

──」 

他接著拿出在三件護士服底下的東西，一頂護士帽。「只有一個，就是我的戰利品啦。」

說完，他把那頂有點皺巴巴的護士帽戴在頭上。 

「五金，真適合你。」時京點點頭，他曾聽聞護士帽能避邪，不知道戴在男性頭上是否有

同等的效果。 

結束一樓的搜索後他們走上樓梯，灰塵瀰漫，地上還有些殘著血塊的透明細管和碎玻

璃，留意著腳步上了二樓後領隊者開了右手邊第一扇門。 

長長吱啞一聲，門因為長期廢棄沒有打掃的關係，推開來的金屬生鏽聲非常之大，大

到三人聽了都有些皺起眉頭。 

進去後易斤用手電筒稍微照射了下四周，是一間看起來像是辦公室的地方。裡頭也是

像在一樓查看過的房間一樣，殘破不堪，只是壓迫人的那種不適感更重。 



「嗯？」好像發現到了什麼，易斤走到一處大桌子上拿起了東西，是有些保存良好的平

安符。「兩位，這裡有兩個平安符呢。」也許可以稍微戴心安點，只是東西出現在這裡有些怪異

，況且還是較完整的。 

 羅曼看了看對方拿的東西，知道那是他們信仰中的一種護身符，就像十字架那樣。他

搖搖頭。「我就不拿了。」 

「那我拿吧。」時京伸手去接過易斤手上的符時，桌子突然劇烈震動了一下，當他們剛

意識到桌子的震動是由下往上撞擊時，一陣淒厲嘶吼的尖叫直迫耳膜，細如枯枝的蒼白手指

攀上桌沿，桌子跟著被往下壓了幾分。 

三人有些驚愕的看著那隻手的主人拿著針筒站了起來，是個長相扭曲的女人，身上穿

著破舊的護士服。女人嘴中不斷發出尖叫聲，在她高舉針筒時三人突然回了神，不知道是誰大

喊「跑！」一聲，他們用著大概是今生最快的速度轉身跑向門，而後面的女人也用著誇張的姿

勢緊追了上去。 

好笑的是，就算是在逃跑，他們依舊維持著原本的隊形。在隊長的帶領下，他們繞過了

一整層樓，接著跑上了階梯，來到了醫院第三層。 

確切地來說是第三層的門口。 

他們站在三樓的樓梯口，卻發現樓梯間與大樓內部交界處的那一扇門死死的關著，就

像牧場的鐵柵。羅曼發誓他現在可以理解被關在柵欄裡的肉牛的感覺。 

「哦、隊長。」他說，同時轉過身來，看著步步緊逼著的護士。「你得趕快把門打開，否則

我們都要死在這裡。而在這之前我可以和這位女士說說話，我有制服，也許她會以為我是她的

同事。」 

該說幸運的是門並沒有上鎖，但鐵門年老失修螺栓處鏽蝕斑斑，剩餘的兩人同時使力

才轉開幾分，「希望你們交談甚歡。」這需要一點時間。 

女人以四肢著地的詭異模樣爬上樓梯扶手，用原本應該是眼睛部位的空洞窟窿對著羅

曼，她潰爛的右臉不停流下汁液又滑進她尖叫的嘴裡和地上，三人胃裡一陣翻滾，但如同有人

對恐怖電影按下停止鍵般，女人停止了追擊。 

易斤和時京發現羅曼的護士帽真的有用，趁隙一鼓作氣磅地一聲拉開門鎖，不禁覺得

推開門後迎面而來的陰風是如此新鮮怡人。 

但沒有時間沉浸太久，兩人快速跑向四樓樓梯方向，「五金，隨手關門！」匆匆拋下一

句後他們消失在走廊盡頭。 

就在跑到四樓走廊時，不遠處有個喀啦喀啦的聲音朝他們兩人過來，手電筒朝那裡照

射，一台破舊、無人乘坐的輪椅正慢慢往前滑行。 

好似看到了易斤和時京兩人，輪椅停了下來，就在羅曼匆忙地趕上四樓時，輪椅突然

開始以滑稽的姿勢，蹦跳的朝三人衝過來。 

即便羅曼是個外國人，他也知道就算是在這個國家，會用跑跳方式如同愉快的兒童一

般前進的輪椅絕對算不上是正常。於是他轉身當著輪椅的面(當然，前提是如果它有臉的話)把
樓梯間的門甩上，而即便看不見，他們依舊可以聽明白在下一刻輪椅狠狠撞上了那金屬門板。 



「……我得說，這真是驚險。」羅曼在門前呆站了一會之後，才緩過氣來。然後他看著時

京，「還有你給了個好建議。」 

「噢，」時京頓了一下才明白羅曼是指什麼，「好的禮儀是好客人必備的，」但顯然他們

沒有得到好客人應得的招待，「你們覺得……該繼續往上走嗎？」他指向樓上，雖然此趟醫院

之旅已經讓他獲益良多，腦海中數幅毀滅烏托邦的構圖揮之不去。 

「再繼續往前走吧……」易斤有些疲憊的說道。「也只剩下五樓而已了，稍微看一下吧

……？」緊繃的情緒稍緩解時，才感覺全身微微顫抖，大概是很少遇到這種事，他不免有些暗

嘆自己的應變能力。 

聽了易斤的話，羅曼聳聳肩，對於要去五樓的提議並沒有什麼異議。 

「隊長說了算。」他拍了拍頭上的護士帽，然後一邊走上樓。「我很高興它還在，說不準

我們會遇到第二個護理師小姐。」 

「說到這個，」時京邊推開五樓鐵門邊說道，或許是注意力被過動輪椅轉移，他們一時

沒有注意到刺耳的尖叫不知何時已經停止，「樓下那位護士小姐後來怎麼了？」 

「對耶、那位女的沒有再出現了……羅曼趕跑的？」易斤也疑惑著，雖然說一般人趕跑

幽靈好像是不太可能啦…… 

「她可能以為我是他的同行。」外國人隨意找了個理由，「或者她不能到樓梯以外的地方

，你們的信仰不是有一種幽靈叫做地鼠靈嗎。」然而那個叫做地縛靈。 

他並不是太在意那到底是什麼原因，畢竟比起原因，沒有奇怪的人追著這是件更重要

的好事。 

羅曼看著五樓的環境，不難發現這一層樓的環境比起其他的地方都要空曠。他指著在

樓層中間的護理站開玩笑地說。「我玩過角色扮演遊戲，通常在迷宮塔的最頂層都會有寶物。

我好奇我們能不能得到比護士服更好的東西。」 

「我看看，」桌子底下有一個紙箱，時京讓易斤和羅曼留在外替他照亮桌下，自己鑽了

進去，「確實有些好東──」話語未落他就和紙箱後熟悉的半張臉對上眼──縱使她沒有稱得上

是眼睛的東西，但時京仍感覺一道冰冷的視線貫穿他的腦門，一瞬間他只剩下也許五金有預

言能力之類的想法。 

「跑囉！」時京拿走紙箱內的物品，並掏出口袋內撿到的護身符隨手一扔就往外跑，他

不知道那有沒有用，但震耳欲聾的尖叫聲又在身後響起，他可能用錯方法了，他想。 

「又來……！」易斤嘖了一聲，在刺激的衝刺中，他從口袋抽出平安符然後轉身面向剛

剛的女人。女人跑的極快，原本就不長的距離又變得更加接近，易斤趁這空隙將平安符舉起緊

貼向女人的臉部。 

「拜託快消失啊……平安符被加持過肯定有效的吧……」不停碎念著，易斤看著面前噁

心的女人不停嚎叫著，全身也不停的跟著抖動，而手上的針筒不知何時不見了，接著身體由腳

開始漸漸消散，直到整個人都看不見。 

見此這麼一景，易斤瞬間跌落在地，氣喘吁吁，冷汗早已浸濕了背部，整個人看起來狼

狽不堪。 



危機解除了的瞬間總是讓人放鬆。時京和羅曼也跟著易斤一起跌坐在地上。 

他們尚未從驚慌中定神，只是呆愣地在原地喘氣。而沒過多久，金色頭髮的外國人大

笑出聲。 

「哦，隊長。你看起來簡直跟六十一頻道經常出現的那個道士一樣──你知道的，就是只

有一條眉毛的那個。華人都會驅鬼的嗎？」 

「你說的是一o道人嗎？」時京發問，他開始猜想這位外國隊友是不是對華人有什麼奇

怪的想像，「但，隊長你真的很厲害。」他伸出手拍拍易斤的背，易斤應該是他們之中年紀最小

的，卻比他認識的多數人懂得臨機應變。 

「謝謝……」易斤笑笑的朝時京說道，然後再正對著一旁的外國人說：「並不是啦……通

常驅鬼的是由受過訓練的道士才有資格，一般人是很難驅……而且我這算是幸運驅走的……」

不好意思的搔了搔頭，想著要不是事態緊急，不然也不會這樣子冒險做的。 

「是這樣的嗎？」羅曼睜大眼睛，似乎覺得很驚奇。其實就在他來到這個國家以前他也

抱持著每個Chinese都是Bruce Lee的想法，而現在又得知這個不是每個華人都會驅鬼的消息，

簡直又被刷新三觀。 

「好吧，不過你剛才還是很酷哦。當不成道士你可以考慮去當電影明星。」他感嘆地吁

了一口氣，接著像是想起什麼事，挺直背脊轉向時京。「說起來，你找到寶藏了嗎？你有沒有

為我們贏到大獎？」 

「噢，算是實用的東西吧，」時京把剛才紙箱翻出來的東西遞給兩人，「也許是她們團購

剩的。」三個美臀坐墊，上面還寫著大大的輕鬆雕塑美好臀線，他不知道拿跟護士小姐的熱情

對望和追逐換這些坐墊值不值得，但他至少會用個十年左右，否則太不划算了。 

「坐墊？」易斤接過時京遞來的東西上下看了一遍，看起來蠻新的，感覺也很好用。「哈

哈，這算是戰利品嗎？」 

 

「當然。我們今天收穫豐富。」看著手裡的東西，羅曼高興的說。 

他今天本來是來找建仁先生回報上一次委託的結果，並打算告知他再也不會接這種危

險的工作，沒想到卻誤打誤撞地接了這個醫院的探勘委託。 

 

也許煤糧薪的事業和員工就如同它名稱所暗示的一般，它並不是個好企業。然而在這

間公司底下的工作並不全然是壞事，瞧，他們可是拿到不少寶物呢，就像角色扮演遊戲的那些

主角群一樣到處搜刮。 

但他看著那還沒充氣的美臀坐墊，覺得這作為攻略完迷宮塔的寶藏是有些寒酸，然後

這才想起這裡也許不是最終站。這裡有隱藏關卡。 

 

「我們還沒去看過頂樓呢。」他指指他們的頭頂上方，和夥伴們說。 



 

 

至於後來的故事，哦，讓我告訴你吧。本來我們可以很快結束這個冒險的，但就像現在

所有的無良遊戲商一般，在正篇結束之後總要出個額外的DLC，而我也不免要再說一段可以

算做番外篇的故事。 

他們依舊在隊長的帶領下又上了一個樓層。通往頂樓的樓梯門鏽蝕的嚴重，但鎖頭已

經斷裂，所以他們幸運的到達了目的地。 

這所醫院的占地不小，但在建築物內時，因為建築的牆壁阻隔和空間規劃，這件事情

並沒有讓三人之中的任何一個有深刻感受。所以當他們站在樓頂時，他們對於這樣寬廣的空

間感到驚喜。 

站在黎明將至的樓頂之上，他們可以看見不遠處的市區徹夜未眠。突然間三人之中的

其中一個說：我們怎麼不換上我們的戰隊服呢。現在天還沒亮，只有星星在看。 

然而有一個人非常不願意，於是又有人說：快點把這個穿上，不然我就要跟建仁先生說

你今天在裡面進行招魂儀式搞得裡面都是鬼。到時候房子不能蓋都是你害的。 

 

最後的結果呢，你可以瞧瞧羅曼手機相簿裡最新的照片。那張照片是故事的三個主角

穿著護士服，在朝陽之中擺出滑稽姿勢。我想不用多加解釋你也能明白，在適量的語言脅迫和

多數暴力之下，有兩個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 

顯然的，今天又是另一個陽光燦爛的好日子。 

 


